铁鸽三则全文分析
	铁鸽三则
	

	这是我替兄长崭庭投与贵社的著作，他多年抱恙不便外出与人交涉，我建议他写书来缓解他精神上的病情，并答应他将他写出的文章投递出版，不求贵社有正向点评，如若看上，希望一字不改原样发布即可。
	住楼房里的猫，基本不会出门，所以抱恙，也不会与人交涉。猫长期在密闭的房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呆着，可能会有些抑郁症一类，很长时间没遇到饲主会主动要求安抚。

	雨魂
	

	房子里的身体寂寞过了头，于是我就想要津出自己的魂，租一具身体，外出玩闹一番。
	猫永远有一颗飞在外面的心。

	阴雨的好天气，云一片片撕下自己多余的累赘，撒向地面凝成大雨倾盆，雨的精魂和着水滴落在地上连水带魂摔了粉碎，地面上扬起一片死魂灵的怨气。
	这是在家中阳台或者玻璃窗里看下雨

	身体走在大街上，我从灵的视角透过地面上的空白看见所有的怨灵。
他们哀求我，要我跟他们说话，渴求我借这具身体给他们。
看了看淋了雨的身体，我好好用他嘲笑了它们一番，回答：不要。
他们转移了仇恨，怪罪的对象不再是云，成了我。这是个荒唐的事。
	下雨天楼下路过的人，这里猫在自我安慰，高傲。

	全息广告依然在天上游荡，飞行器在其中穿梭，我无情地践踩着雨尸，踏进电车里，坐在靠窗一侧，电车飞上高楼，倒吊在轨道上，在楼层间穿梭，雨连续轰砸着窗子，如讨债的鬼一般，疯狂用自己的身体撞击着窗户，最终结果只是自己身体破碎。
	大概是看着楼对面的广告牌，看着车、人在路上，YY出去Happy。

	我看着碎裂的雨尸，斜靠座位上小憩。
	躺着看雨

	我梦见我打开一扇门，门后正是我的妹妹。她一见了我，当即欢喜起来，笑着飞奔过来抱紧了我，我任由她拥抱身体，却强忍着脑子里那些反常的想法，拥抱她却想勒死她，抚摸她却又想蹂躏她，如果我看见她的尸体，得知她的死讯，那么我绝对会泪流如注地欣喜狂笑。
	妹妹是另一只猫，这可能是客厅门，大有可能串门，然后一同去某个地方。

	所以明明可以拥有那么刺激的体验，那么我为什么不杀死她呢？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愿意陪我玩闹的人。一时的痛苦和一世的痛苦，显然前者更为容易度过；同样的，一时的快乐跟一世的快乐，显然是后者更为长久。
	猫和猫之间的感情，瞬间厮杀，瞬间爱恋

	“怎么你可以出来了？”她高兴地问我。而我挠了挠头，回看身后，发现进来的门隐去了。于是扭过头回答她：“嗯，我出来了。”
“我很想你。”她不顾我脸上的疯笑，或者她早已经习惯了这些，我为她履行着人间最基础的标准，因此才能与她交流。
	回忆，两只猫相见，叫一叫，碰碰头

	“我感到绝望。”她说。她走下过高楼，在地上淋了几天几夜的雨，于是我断定她被那些害人的雨魂感染了。
	母猫可能独自下过楼，对外面眷恋。
有些猫二十几层敢直接跳，有的猫一米都下不去。

	“你会是死去，碎裂，还是保持完整？”我反问她。
“我想要保持完整，却也不想那些雨破碎。”她回答。
“你很慈悲。”我笑着说，“若你回答的是不想看见雨的破碎，那么就只是为了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罢了。我在帮你之前我要先点明两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雨滴的破碎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即便你怜悯，也不该怜悯在这个层面上。”
她忧郁的面容转为疑惑：“那层面是什么？”
我回答：“第一点，你在关注雨的碎裂时，要知道雨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
	对于雨为什么在天上，猫有猫的解释

	她弯着眼睛，赠予我一条手臂，我当即安装到自己身上——刚好我缺了一条手臂，因此我向她道谢，回赠了她一支丁香，但她眼睛一瞪：质问：“所以你不愿许诺来回应做我们之间合约的还礼吗？”
	丁香：猫鼻子的形状。
用鼻子互碰有友好的表现。
缺手，未必是残疾猫，猫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几条手，尾巴是另一个生物。

	我只是回答：“所以我送你一支丁香。”
她翻了脸，圆的眼泪汪汪想要哭，责备我不愿与她去拾捡地上的雨滴。
“你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她诉问。
我对哭泣的她还以我擅长的笑：“我已经说过，只能说你没听懂。”
于是她堵着气，自己朝地面奔去了。

	母猫大概没什么玩的兴趣。

	天晴了，我醒了。
出了车站，踏回路面，雨水却已不向我诉苦或憎恶，他们正忙着自己掰开自己，晒上足够面积的阳光。
	马路上的水从中间开始干。

	“一笑泯恩仇了？”我打趣着问他们。
“别说话，别拦着，阳光强起来了。”雨水们又要我沉默着走开。
“恬不知耻啊。”我嘲讽他们，不料他们反而自贬亦或是贬我：“不如人呢。”用奇怪的表情看了我一眼，朝天上飞去了。那眼神鄙视不是鄙视，抬举不算抬举。
太阳毒辣起来，雨水们欢呼，太阳热烈起来，雨水们也跟着沸腾。
他们全部如在热锅里一般沸腾，翻着，滚着，吼着，膨涨着，飞升为缕缕的蒸汽，将空气中的阳光分拆成彩虹，映在商业的大厦间常亮。他们朝着靠近太阳的方向行进，他们遗忘了自己与太阳的距离，无视了陪伴他们的地心引力，在天上游走，欢呼，自感觉能够藐视一切低下者。
然而我看见云彩挂上天角，越压越厚，云层争相遮挡了阳光，世界暗了下来，于是我知道又一场大雨要来了。
	猫的内心全是戏，自己在YY。
雨后天晴，也许有下一场雨，一切都是在猫脑袋里遐想。

	矗倒战士
	

	天空一发滚滚震雷，一群称为战士的人闯入搅了这副美好的景象，风景照里参入了恶劣的东西，他们穿着同样的正装，装着同样的正脸，我怀疑他们是哪个厂子里新出的仿生人，然而不是，那些人是有心智的，否则左边第二排那个人的眼睛怎么又会朝坐在我旁边的猫多瞄了一眼呢。
	这里应当是显示屏，显示屏里放电影或者饲主正在打CS。

	他们身后又来了一人，也穿正装，也装正脸，我暗自吐槽着那麻烦的正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感觉不到那一键穿脱舒适贴身的纳米装的便适，无法理解那套时代里糟粕了几个世纪的服饰还在留存，他们的领头动了，发出了一声：“正！”
	正：开枪声。

	排列正齐的人群也喊出了震耳欲聋的“正！”
我正装着被跌出眼眶的眼睛，却又听正装者们开始了一致的对话：“正。”“正！”“正？”“正！”“正？！”“正！！”
	战斗场景，猫从音箱里听到正正正的枪声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在想着用情绪来传达意思的方式挺妙的，我又看到他们一致的点头，紧接着听到他们一致的呐喊：“虹虹虹！虹虹虹！”
	丢雷，或者炸药炸一片。

	我闭着嘴，只觉得喉咙被无聊锁紧，我不该多看他们一眼，但他们敏感地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高兴地奔了过来，友好地对我道一声：“正？”
我眼睛里拱出戏谑，想要故意挑逗这群正装人，于是嬉笑着也说出一个字：“歪。”
	歪：猫叫不一定是喵，有可能腻味了需要挑逗，对着饲主叫歪

	于是他们仿佛受了极大震撼，满眼透露着不予置信，身后的人面面相觑，眼光中透露着新奇。为首的人，看到如此事况，威慑地大喊了一声：“虹！”
所有人都站直立正不再动弹，刹那间浮现眼眶的灵动全被威望冻死，他似自我忍受，却感觉他只是在自虐一般，朝我过来继续自讨没趣，笑着脸皮对我再询问一声“正？”来感动自己。
我已全然感受到他的无聊，又还了一个“歪”，于是他再次焦急震撼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面对着我对他来说全新得出乎他意料的字句，他开始有些严肃地把他对其他人的威严作用在我身上，严正地又质问了一声：“正？！”
	这里的戏，也有可能猫追逐屏幕上的枪。

	我不想再搭理他，自顾自想要走开，他却恼羞成怒，给正装人们使了个脸色，他们于是全部围了上来，朝着我一致地喊话：“正？正！”
我还想继续走我的路，但他们已不愿善罢甘休，投射向我的眼神转瞬变成炯炯的敌意，开始一致的威慑：“虹虹虹！虹虹虹！”
	同上，玩屏幕上的动态图，跟着枪晃动前肢。

	我有些恼火，抄起路边的花盆，提着枝干，盆底正正朝他们脑袋砸去，一个人一盆，只是几下子，所有人便都直挺挺倒下了，却都睁圆了眼蹬直了腿，等待“正”还是“虹”的出现，我有些心疼那些碎了盆的花，于是我坏笑着，戏谑地把花的根茬插进他们的毛发头骨里，不知道那花会不会长成正正的虹。
	之前以为是真花盆，现在理解为笔筒等一类桌面摆放物，还有饲主的水杯。

	我继续走路，看见街道上带头的人们握着拳头，像是拿起一把皇帝的新投枪，嘴里大喊一声声“嗝民”之类的字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虽然知道他们的目的。
	“嗝民”：暂时没理解这个词音译，CS玩的不多

	旁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时，他们自己的目标肯定是明确的；然而路人皆知他们的目的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开始有一点悔意，想去找妹妹和好，但我野兽的本能却想要幸灾乐祸地看戏，把改悔的想法扔在一旁。
	猫和猫之间，永远是找事第一

	我绕开他们，因此踩在大厦的墙面上走路，地面与我平行，人群与我垂直无关，任凭他们在下面四方刮起尘土和烟雾。
整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垂直过来，世界从两横变成了两竖。
几乎没人会在大路上将自己的头抬起四十五度，看向两边大厦伸入天空。我站立在地面上时，地面与天空垂直于我，所以与我无关；我在这个独特的视角上横立行走，与我垂直的事物都与我无关，四面来往升降飞机，四方有风，我只想感受天际与地面相互平行延生的两竖。

	现在事躺在显示器前，饲主是唯一的人，看屏幕不会四十五度角

	但是楼底一抹亮眼的紫色从侧方出现映入我眼角，我终究扭了头望向地面的街道，看到了一个手捧丁香的少女，我再次后悔我还的礼，那时候应该给她一架炮枪的。
	楼底下=桌子底下
丁香=猫鼻子
两只猫刚才打过架

	然而枪炮和机甲却已经赶来，围堵了人群，在街道口架起充能，这一切与高楼厦面上的我垂直无关，那个少女却平静地从惊恐的人群中走出来，但她能做的也就只有把那抹紫色的丁香小心翼翼插进敌人的枪口罢了。
	母猫跳到桌子上，好奇的看着显示器，用鼻子闻枪管。

	曲线的横行
	

	“当时间流入狭迴空谷
渐行渐缓
我们得以不老……”
	

	窗外正下着大雨，我无聊地写着歌词，等待借用的身体回来我身边给我讲述他一路遇到的故事，虽有网络直达即时体验，我还是想要听讲故事。我被无聊驱使着把自己读成了一个博士，但是学识在这封密的房间里无的放矢，因此我无从区别自己到底是睿智还是无知。
	猫在无聊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样子，睡着躺着睁着眼不搭理世界，换成人是沉思。

	有人call我，我于是连入数据空间中，穿过了门，进到她的所在。
“我出来了。”我对她说。
“我死去了。”她回复我。
	猫耳朵比人耳朵灵敏，这是在远处的呼唤。

	即便提前知晓，但听她亲口说出自己的死迅，我还是如同脚底被拔了塞子一般，全身的力气哗哗泄净，摇晃趔趄着几乎要摔倒，但终究是稳住了脚跟。
我苦笑，我在乎，眼里也有泪划过两不相称的笑脸落下。丁香普洁温和，在枪口下又怎么可能生还呢？
	这里

	我把丢在角落的悔意拾起，张开獠牙的巨口，扔进其中与狂野一齐咀嚼搅拌，吞咽下去，我鼓起四肢，体型变得壮硕，彻底变成了野兽，发疯地狂笑着，对她说道：“我可以帮你复仇。”
	猫起身的动作，伸懒腰，拉伸四肢

	她却摇摇头，回答：“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回答，“我不是要给你我想要的，而是给自己补充自己的缺陷。”
可以用来装载她想要的东西的容器，在她死去的一刻就已经坏灭了，所以即便我拿来她想要的东西，那也已没有可以装载的容器，拿来也只是白费功夫无地可放。
	就像小朋友吵架，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到那时我还是想和你玩，我YY这里有好玩的东西，我开始诱惑你。

	但是她似乎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仍责怪于我：“你不曾见过，也不曾体验过。”
我一听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见了半面没见另外半面！”
她瞧着我的疯笑，摆出一副医生面对绝症病人的眼神，以及她对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绝望。
“嘻嘻，用不着绝望，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应该安详一些。”我狂笑着，一边劝导她。
我的情绪似乎让她无法体会到我的心意，但我也不希望这样。
终究她还是走了，带着眷恋，带着遗憾，带着鄙夷。
	母猫不搭理他。

	我被伤了心，因为她终究没能理解我的思考。她只看见了，但她没懂。
于是真正的我发起狂来，控制着租借的身体把刀捅进了大人的胸口，我大笑着发疯，一脚踩在他的脸上，他的脸扁碎下去，头骨迸裂，浆血横流。
	猫找饲主撒娇，跳到人身上。

	大人们久违地来探望我，这次却说是对我出去的迎接。而我看见的是房子里所有人对他毕恭毕敬的迎接。
于是我终于得以走出这件烂房子了？
我租借的身体也终于将要走完旅途。
	饲主玩了一天游戏，终于要带猫出去浪（散步）

	“什么名字？”大人与我道安，“我们出发吧。”
“铁鸽。”我说他。
“铁，玄色也，你是指黑色的鸽子吗？”
“哈哈哈哈……”我尽情地嘲笑他的不懂装懂牵强附会。
“黑的鸽子还能称为鸽子吗？”我笑问他。
“只要鸽了，不论是不是黑白，他都是鸽子。”他也假装着笑了起来用玩笑回答着。
他这话使我不禁陷入了自责的思考。
	这段是一猫的身份YY出来，为了符合本次短篇标题。
如果真是写猫，这段得零分，强加附会。
如果是写人的灵魂借壳，这段极为精妙。

	“你正常了。”他笑着对我说。
“正常是什么？”我反而问他。
“你不该问，因为这会使你不正常。”他庄重地对我告诫。
	人懂猫语吗？
猫懂人语吗？
两种生物之间的YY，不懂又不完全不懂。

	其实他跟我谈的这几句话，我可以用一个更加言简意赅的字句概括完毕，那就是：“正。”可惜他不这样简洁地说，不然我便可以用同样简洁的“歪”回应他以省功夫。
	你开枪啊，你不开枪我怎么回答你？

	我嬉笑着，跟他开玩笑：“那我也可以不正常。”
大人只回答：“我们需要你正常。”
我感到了他的不耐烦，凑巧我对他也很不耐烦，回答：“看你事物繁忙，不如我们到走廊去走走？”
他得了我的体谅，有些吃惊，随即笑了起来：“挺好。”
“现在出现了空缺，你有义务顶上去……”他与我商计着，我看着旁边跟随的人听着他的言论，不住地一致点头。
我微微笑起，因为我看见了走廊上越聚越多的他们嘴里的“歪人”，因此我有了底气，直面向他回答：“可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
	包含上面一段的对话，这是两种生物在跨服聊天，我这只猫所想问的是作者YY出来，猫所得到的答案也是作者YY出来。
真实情况是人和猫之间各说各的话，都发出声音，谁也不知道真实内容，有快乐就够了，何必认真呢。

	信息时代的签字画押是最为迅速的，我的身材愈发伟岸高大，成为了他们眼里的“正”，我却冷笑着朝他们摇起了头，他们还想要抓住我的手，但是自己却被我租借的义体们淹没。
	饲主玩打手枪游戏，嘴里发出枪声“正正正”

	因此从来没有什么赛博精神病，有的只不过是复杂到不正常的程序。而我是个例外，我没有直接安装在身上的义骸，但我却又发着疯让他们视为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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